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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中国科大中法数学班学生座谈记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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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对：郭林敏、徐月 

编辑：徐月 

 

麻希南：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洛朗·拉福格教授（以下简

称“教授”）与中法数学班的学生（以下简称“学生”）开展面对面

的交流座谈，让我们欢迎拉福格教授！此次机会难得，请同学们把握

机会，积极提问。 

教授：大家好，我想问问在座的同学们，你们觉得课程难度怎么样？ 

学生：有一点困难。 

教授：是法语还是数学更困难？ 

（一些大一、大二的学生回答法语更困难，而一些大四的学生回

答物理更困难。） 

教授：大四的同学，你们学过的最难的数学课是哪一门？ 

学生：是泛函分析。 

教授：是哪一位老师讲授的？ 

学生：是 Gabriel Dospinscu教授。 

学生：学习数学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应该尽量从更抽象的概念、更大的

范畴学起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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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授：当我们学习“概念”时，我们会先感受到它的抽象，进而才慢

慢觉得自然。久而久之，我们甚至会忘记自己曾不知道过这一概念。

以群论为例，学习的过程正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；学习其他数学概

念时也是如此。数学中存在不同级别的抽象，将它们联系起来是非常

好的。抽象与具体之间并无优劣，我们当在不同的抽象程度下都进行

学习。再次以群论为例：接触群论时的第一反应是，我们认识许多对

称群。例如，我们在年少时就清楚了平面上的平移全体，这变换便是

一个群的例子；此外还有平面上旋转全体、置换群，这些都是即使不

学数学的人也知道的群的例子，但另一方面，它们也都是重要的例子。

之所以以群论为例，是因为群在数学研究的历史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。

现如今，群论已经成为了数学、物理、化学领域研究者的必修课。“群”

是个年轻的概念：在不到两百年前，它才被伽罗瓦介绍给世人。伽罗

瓦是一位才华横溢但英年早逝的法国数学家。范畴论当然是高度发展

的领域，但学习时也需要从简单的例子开始理解。“范畴”是个高级

词汇，在座各位也许有很多还不了解其含义。有多少人知道其含义？ 

（全体大四学生和约四分之一的低年级学生举手。） 

事实上，“范畴”这个概念被引入数学仅有 80 年的历史，因而我

对大家不少人知道这一概念感到惊奇。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，很多时

候不宜操之过急。昨天我的报告中涉及格罗滕迪克，他自认为是一名

“慢”数学家。 

什么是“抽象”？它涉及更全局的观点。例如，群在数学、物理

等各领域都有应用，我们要同时学习理论和那些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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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的例子。从特定情况中提取一个概念，并推而广之是一种常见的

情况。例如，群被伽罗瓦用于多项式方程理论。一旦这一概念被起用，

一旦伽罗瓦抽象出这一概念并首先用于研究多项式方程理论，它后来

能在数理化领域被广泛应用的前景便开始展露出来。 

学生：我是一名大一新生，我想请问教授昨天讲述的格罗滕迪克空间

在数学物理、信息学中有哪些应用？ 

教授：你问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。“空间”这一概念被格罗滕迪克引

入进他的理论。这是个很自然的概念——大多数数学家认为“点”是

显然易见的，没什么好说的，但正如前面所说，格罗滕迪克自认是“慢”

数学家，他开始停下来考虑“点”的概念。对他来说，“点”的概念

并非显然易见。他进而创造了一套几何理论，比以往的任何理论更全

面，也可能在物理中更适用。其中，“点”的概念不平凡反而很丰富：

这套理论中甚至有不少“空间”没有“点”。为什么说这套理论在物

理中更适用？物理理论希望解释现实世界。在其（指现实世界）中，

你们可曾见到过一个“点”吗？（学生：没有。）我们在一个空间之

中，而我们都是几何对象。我们能被考虑为一个“点”吗？恐怕未必。

但没有“点”的几何仍待完成：几乎没有物理学家了解这一由格罗滕

迪克（提出的）几何理论。若有人想要建立起一套基于这一几何理论

的物理，他就需要同时了解很多数学和物理的内容。这便是学习很多

数学和物理知识的意义：理解的越多，则有更大的可能建立起不同领

域之间的联系。你的疑问得以解答了吗？ 

学生：是的，谢谢教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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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：我开始学习空间的概念，但对于对偶性有一些理解上的困难。

请问您能给一些对偶性的例子吗？ 

教授：你们很多人已经了解了对偶在向量空间的例子。一个很简单但

已十足有趣的例子是线性空间的对偶。当你考虑一个域上的向量空间

时，考虑一个其上的线性型。这些线性型给出了一个新的向量空间 V*。

考虑 V，V*，V**。一个简单但极其重要的事实是，V 到 V**的嵌入是

个同构，当且仅当该空间对其系数域是有限维的。这正是对偶的第一

个例子。但数学中对偶的应用场景要远比这宽泛得多。在拓扑上，第

一个考虑到大量对偶现象的是法国数学家亨利·庞加莱，现在他被认

为是代数拓扑领域的创始人。（询问大家是否知道庞加莱对偶，大四

的同学举手。）当我们考虑拓扑或几何空间，如流形时，有时可以找

到与其相关联但构造方式完全不同的空间。它们实际是对偶的。在昨

天的报告中，我提到格罗滕迪克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用新方法研究对

偶性。我也很高兴你们知道庞加莱对偶这一概念，这意味着你们经过

四年的学习，已经了解了许多高级的数学概念，也学了不少法语和法

语写的数学。 

学生：在学习数学的时候，应该如何选取一个方向？ 

教授：一些数学家喜欢代数；一些数学家喜欢几何；还有一些喜欢分

析，这是个人品味的区别，但不要决定得太快。我们对一个方向了解

得更多后，对其态度可能由不喜欢转为喜欢。因此我可以给出另一个

回答：我们可以试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但同时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

数学家是两两不同的，他们有各自做数学的方法。法国的格罗滕迪克



5 
 

将数学构建于语言之上；拉格朗日如物理般做数学，即寻找一些通用

的法则和一般的现象。因此，对于新人数学家来说，构建一套一般准

则以指引其发展方向是不太现实的。唯一确定的是，数学还有很多问

题悬而未决，远比解决了的问题多。而一个数学家不是仅仅为一个问

题而生的。在选择上，个人品味、自身能力都是影响因素，甚至时运

也是。当然，要想增进理解，便于我们做出选择，讲座和会议都是可

能的选择。 

学生：您提到人们通过语言来理解和书写数学。您认为文字真的能够

承载意义，还是只是一种表现形式？人们理解数学的方式会因语言的

不同而不同吗？ 

教授：语言是一种思维方式，我们并没有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思考。你

们用中文、法语、英语学习数学，这些都是宝贵的经历。不同的学校

以自己的方式教授数学。翻译当然是可行的，但用不同的原始语言直

接去展开研究，在我看来能让数学更加丰富。现如今，得益于翻译软

件，这样的行为对交流的影响已经很小了。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多数数

学家用英语写作的时代，但我觉得这是数学的一种损失。用不同类型

的语言去学习数学是有益的：用法语思考与用中文思考不同，在欧洲

各语言内部思考方式也不尽相同。因此，我也很期待用中文思考会给

数学带来什么。 

法国数学家们所受的教育传统使其重视古典文学、哲学，包括本

国的以及古希腊的。因此，事实上他们“实现”数学比较晚。即使是

在德国长大到 11 岁的格罗滕迪克，在法国中学上学期间也使其更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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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文学。格罗滕迪克认为自己先是作家，然后才是数学家，他的文采

也极佳。这就是法国的传统。当然，中国也有深远的文学传统，例如，

对诗歌的重视。这些传统在中国数学的发展中，也能发挥作用。 

 最后，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格罗滕迪克的小故事：在他大概十五、

六岁上高中的时候，他有个昵称“诗人”，而并非“数学家”，这是

格罗滕迪克的老师和同学对他的印象。 


